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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 评论

提醒：本文有剧透。 


东亚女同情感与经历的投射：《花香》为何在姬圈爆火？

我们或可期待《花香》在第二季中能否转化这种“羞辱”， 成为对抗异性恋污名化的利器。

评论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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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湾同志线上影音平台GagaOOLala制作的女同志百合短剧《第一次遇见花香那一刻》（下称《花

香》）， 在11月上线以后迅速在社交平台上爆红，不仅在港台女同志圈大受欢迎，甚至在中国大陆的微博

和豆瓣也引起风潮。全剧时长大概只有一个多小时，豆瓣评分却在刚连载期间达到9.1的高分；台湾的女同

志圈，则在包括Dcard 的彩虹板以及PTT的lesbian 板都有热切讨论的高楼。美国综艺报章《Variety》亦

选出《花香》为“2021年度最佳国际电视节目”的头13名， 是入选影集里唯一一部台剧。

关于这部片的评价实际上褒贬不一，对于剧本、片中人物的塑造、角色性格、结尾的成长性等，都有许多

不同观感。但若纯粹从内容本身来进行分析，或未能完全理解现代女性经验在这部片中的呈现——这个问

题继而引向这些重要的讨论：为何这部小众题材影片能在同志圈大受欢迎，且获得大众注意？对比于男性

同志的书写，主流论述中的女性同志故事，面临著怎样的不安、有怎样的期望？文本之外，《花香》对性

小众群体的意义是什么？

“百合”与“女同志影片”的差别 


百合影集另一特点是著重描写女性之间的情感故事，重视情感表达多于社会

现实问题， 而对于女女情感的刻画大多是青涩、暧昧、纯洁及唯美的。

讨论《花香》这部影集之前，可先简单厘清“百合”与女同志影集的关系。 


“百合”一字源于日本动漫次文化， 旨在描述女性之间的各种浪漫关系和情愫，从亲密友人到恋人的同性亲

密互动，百合都能涵盖。而华语尤其是中国大陆社交平台，都广用“百合”去泛指一切带有女女关系的影视

影集。

百合与Boys‘ Love /耽美是非常相似且经常被拿来对比的两大次文化类别，但两者最大的分别是，百合影

视作品中的女性凝视（Female Gaze）投射的主体都是非异性恋或性向流动的女性观众， 而Boys‘ Love

欲望投射的主体则大部分来自于异性恋女性。

百合影集另一特点是著重描写女性之间的情感故事，重视情感表达多于社会现实问题， 而对于女女情感的

刻画大多是青涩、暧昧、纯洁及唯美的。

虽然百合或女同志的标签经常可以互用， 但是这两者在故事性质上还是有著重点的差异。通常若现实色彩

比较重，或是以家庭和小众身份挣扎为主线的影集，像台湾的《逆女》，或是电影《蝴蝶》，就比较倾向

分类为女同志影集； 而主要呈现女女“友情以上”的暧昧情愫的影集，比如日本的《Doctor X》，会被分类



类为 如 会 类

为百合影片而不是女同志影集。

台剧《花香》既有百合的细腻，亦有主人公对社会规范枷锁的挣扎和矛盾，因此笔者倾向界定《花香》为

两者之间，是具有浓厚百合特色的女同志影片。

《花香》的百合色彩不仅体现于两个女主角（学姐学妹关系）之间朦胧暧昧、唯美真挚的互动， 也展现在

整部影片的细节铺排里。比如学妹婷婷从相遇时就能理解学姐怡敏常说的“没关系”背后的隐忍——沉默、

被动、逆来顺受的学姐， 已经渐渐被社会规条要求的“乖巧的女儿，尽责的母亲和妻子”的日常所规训，许

多的“没关系”都是对这些日常无奈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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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百合片的十年空白 


这些10年前的片子，离二十一世纪强调独立自主的新生代女同志经历实在太

远。



2015年前后到2021年，韩国有大胆展示情欲的《大势的百合》，讲述大学艺术生爱情生活的《无法抗拒

的他》，商战题材的《不夜城》，日本有继姐妹恋的《Transit Girls》， 百合味浓的医疗剧《Doctor X》

以及灵魂穿越的《我在麻理体内》。

但回顾过去20年，华语影视里能获得同等关注的女同志影片寥寥可数， 对上一部同样是台湾出品的《孤恋

花》和《逆女》已经是将近20年前的作品，曾经在同志圈大火的台湾乡土剧《世间情》里出现过的“瑶婷”

CP，也已经是8年前的事情。

在上一代（1990到2010年间）的华语女同志影集里，要么是充满悲情色彩、苦大仇深式的家庭纠纷或者

狗血大戏，就是自杀又或是受到家庭成员谩骂迫害， 影片往往遵从“通俗剧模式”（Melodramatic

Mode）的吵闹；要么是在《孤恋花》和《自梳》中的大时代动荡虐恋，舞女歌女卖身逃亡。像《逆女》或

是台湾的《飞跃情海》、中国的《今年夏天》， 就大多是苦情色彩浓厚的悲剧，弥漫著青涩沉重的氛围。

这些10年前的片子，离二十一世纪强调独立自主的新生代女同志经历实在太远——即使依然面对著深重的

社会和家庭压力，但毕竟各种生生死死、被动的跌荡已非主流，随著女权意识的普及， 新生代女同志更强

调自主独立的反抗精神和个人经验。

因此这些10年前的作品并不能和现代观众产生共鸣，现代女同志观众更倾向看到轻松浪漫的女女爱情故

事。更何况对比起男同志群体，女同志形象不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影视的再现（Representation）中， 就

如金晔路在《上海拉拉：中国都市女同志社群与政治》一书中形容，一直都是不被看见的，因此尽管以上

东亚地区的百合影集可堪慰藉，但华语女同志圈或者姬圈（泛指喜欢看各类百合影视的女同志子圈子）一

直渴望能出现一部剧情优秀、具代表性的华语女同志作品。

2021年出现的《花香》，正正是那部填补10年空白的重要影集。固然人们依然渴望有关文本能对身份认

同和社会压迫有所探讨， 但是像《花香》般以暧昧浪漫爱情为主线的故事，更能被现代女同志接受， 也与

新生代的女同志经验更为接近。

东亚女同情感的投射 


虽然东亚的女女叙述比起欧美节奏来说更慢， 但是这种细致描述东亚女同

细腻心境、以及成为恋人前的小心翼翼和互相猜测心情的叙事，都是许多东

亚女同志在真实社会生活中的经验的投射。《花香》继承并放大了东亚作品

的这些特色。



此外，在东亚女同影视作品的脉络里，《花香》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呈现。与东亚相平行的欧美的女女叙

述，偏向大胆直接、节奏鲜明，通常角色相遇后的第3集已经开始接吻谈恋爱，再过2集可能已经能看到床

戏。比如《Dickinson狄金森》、《 Wynonna Earp 狙魔女杰》 等，所描写的女女爱情故事都是节奏明

快。

而比起著墨于两人如何成为恋人的过程，欧美作品更多聚焦在成为恋人之后的相处、磨合和遇到的挑战。

这些挑战大多是主线剧情带来的外在环境危机， 比如《Ledend of Tomorrow》里女主角Sarah被外星人

劫持， 她的同性恋人Ava联合队员解救情人，《Motherland》中作为间谍的Scylla因为爱上敌方阵营的

Raella而被审问被迫暂时分开，《 Wynonna Earp 》 恶魔镇女警长为救天使族的未婚妻闯进异世界等等

。

而当欧美剧的女女CP用三集就已经确认关系、且剧情设定走向多元， 东亚女同影集大多还是以沉醉在过去

回忆中、纠缠于家庭和社会身份的设定，或是依然让角色在从友人到恋人的过程中“极致推拉”，大概影集

完结的时候，才会是两人真正互相坦白心意的时刻。而确认关系后的发展甚少出现在东亚女同影集中。

比如韩国的《无法抗拒的她》的副线女女CP——尹率x知完，就以亲密好友的暧昧、互相猜测对方心情，

来占据了大部分女女线的故事剧情。当剧集的异性恋CP已经出现无数次的床戏，女女CP副线却还是只能在

大结局之际迎来告白。

不过，虽然东亚的女女叙述比起欧美节奏来说更慢， 但是这种细致描述东亚女同细腻心境、以及成为恋人

前的小心翼翼和互相猜测心情的叙事，都是许多东亚女同志在真实社会生活中的经验的投射。《花香》继

承并放大了东亚作品的这些特色。一句“王太太，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便很典型地展示了这种东亚女同

在感情中的“推拉”（王太太是学界结婚后的称呼）。

在所有学姐和学妹的互动里，两人的对话都是试探性的，“你真的不结婚喔?”“你后来有碰过女生的身体吗”

“你想要试看看吗?”，一步一步推敲彼此的心思而小心翼翼行动，这些暧昧的细节都是东亚百合影集的特

色，也是许多东亚女同爱情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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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不再沉缅于没有出路的过去 


女主角不再活在回忆中，预示著那种回忆纪念式的论述不再暗示著一种高中

时期暂时性的同性爱慕。

Fran Martin 在她的《Backward Glances :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s and the Female

Homoerotic Imaginary》中提到，华语中女女爱情的叙事往往是带起女主角对于中学时期的回忆，这种

回忆纪念式的女高中生浪漫（Memorial School Girl Romance）贯穿一些影视作品，女主角通常是已婚

女性，因为各种原因沈溺在中学时期的浪漫。她们的“现在式”是和男性结婚，“过去式”是和同性亲密的时

光，而这两种时间线都是女主角需要面对的抉择。

这种叙事方式基本上暗示了，脱离高中生活后的女同志爱情，往往并没有出路。 


而《花香》的叙事方式，虽如 Fran Martin 的总结，也是以现实故事发展为主线，穿插高中时期的各种回

忆，但剧中以“现在式”进行的女同志爱情，和当年Fran Martin 提及没有出路的女同志倒是相反：

女女爱情线的发展在《花香》里留有不少空间和伏笔。这些回忆的环节并非是与“现在式”断裂的，它和现

在实时的经验重新联系上，“回忆”不断出现并敲打著女主角重遇同性旧爱的翻滚心情。

女主角不再活在回忆中 预示著那种回忆纪念式的论述不再暗示著一种高中时期暂时性的同性爱慕 所



女主角不再活在回忆中，预示著那种回忆纪念式的论述不再暗示著一种高中时期暂时性的同性爱慕——所

有高中回忆都可延续到成人的故事中，而这些女同志都可以离我们的现在很近，活在我们每个当下的生活

里。

公开哀悼，女性观众的集体共鸣 


那些经常在女同影集出现的少女回忆纪念，就是对被迫进入异性恋规范的一

种公开哀悼。

剧中对于高中时期的同性爱慕回忆，则在两岸的年轻女性观众都引起很大的共鸣，不论是现在新生代的拉

拉还是异性恋女生， 都在影片中“仿佛看到了自己”。 那些高中时期难以明状的同性情愫，可能是对篮球

社、歌咏班里那个学姐、同学或老师的憧憬和迷恋。然而现实并没有那么多的“久别重逢”，这些现实中的

亲密关系大部分都结束于少女时期。

Judith Butler的《Melancholy Gender/Refused identification》提到了异性恋忧郁（Heterosexual

Melancholy）的理论， Butler 借用了Freud 的关于“忧郁”的学说，形容异性恋男女被迫压抑自己的同性

情欲，这过程缺乏哀悼和承认的文化仪式，因此这些异性恋男女比同志更要忧郁。按照 Fran Martin 的解

说，那些经常在女同影集出现的少女回忆纪念，就是对被迫进入异性恋规范的一种公开哀悼。



《第一次遇见花香那一刻》剧照。 图：网上图片

Fran Martin 在《Backward Glance》里也评论，大部分的华语女同志影片，都不会探讨女同志形象是如

何在主流领域中失语，也鲜有回应到女同情欲的形象是如何在回忆的主流论述里被建构的。虽然《花香》

并未能正面回应由回忆建构的女同形象， 但是这部影片还是在短短的篇幅里尝试了浅述女同关系和形象的

隐形“invisibility”——

这部影片还是在短短的篇幅里尝试了浅述女同关系和形象的隐形

“invisibility”。

比如即使高中时期婷婷和学姐已经亲吻过，但是这种爱情甚至在学姐身上也是未被承认。婷婷说想要和学

姐一起、想要一个家，努力想要和学姐拥有未来， 学姐却简化为这只是一种室友关系， 她只能想像一个传

统结婚生子的将来， 回避了学妹热切的期望又泼了冷水。甚至到了大学时期，学姐还对学妹说“友情和爱

情还是有点不一样”，彻底否认了高中时候两人的情感，这些都呈现了青少女时期这种同性亲暱如何被取

消、并被视为不过是过渡性的一种短暂同性迷恋。

到后来，已经结婚的学姐， 终于能面对和婷婷的爱情，却同样地被丈夫否认这种同性关系的可能，坚持女

性之间的亲密只能是友情，而不是异性恋系统中所承认的爱情。在怡敏和婷婷关系不被承认的痛苦里，

《花香》带出日常中女性同性爱慕或亲密关系经常被取消且不被承认的现实。

整个故事中，《花香》的观众基本都在为学妹感到不值， 直指学姐“江怡敏你没有心”。 然而当我们细看学

姐的背后人物描写，就会发现她其实也是传统婚姻及  Adrienne Rich 所形容的强制式异性恋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中的受害者。

在男性本位的社会规条下，预设了所有人从出生就是异性恋，并且只承认一男一女是唯一“正常”的关系，

所有其他非异性恋的关系都会被惩罚和边缘化：学姐高中时期和学妹的同性情愫被污名化，除了异性恋公

式的结婚生子想像不了其他另类的生活方式和未来。在这种规训下，学姐面对和学妹的爱情，比异性恋需

要有更多的勇气和付出。

和为爱情无畏又主动的学妹对比观看，学姐的人物设定里，展现了一个不够勇敢的女同志/双性恋形象，一

个不敢在同性爱情里负责任的逃兵。这也是许多观众吐槽的点。但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真正自由的恋爱还



是没有我们理解中的容易。学姐退缩的背后，是因为现有社会被建构的机制中，并没有给予她可以真正自

由的选择，而每一次挑选与主流不一样的道路，都会被惩罚和付出代价。

而学妹在整部影集中的无畏、主动和贴心隐忍，“以一举之力颠覆姬圈/女同志圈的恋姐倾向”，引发观众们

对学妹角色的褒扬，无不都是渴望当初的憧憬学姐或是自己能有这份勇敢和主动面对自己的坦承，祢补无

数个当年青涩少女时期的遗憾。可以说，在这些热烈反应中，包含著一种对现实爱情的呼喊。

《第一次遇见花香那一刻》剧照。图：网上图片

“羞辱”建构酷儿 


Eve Kosofsky Sedgwick 进一步提出了对抗异性恋霸权的一种策略——

“羞辱转化”（Shame Transformation）作为“酷儿操演”（Queer

Performavitity）的基础， 挪用生活里羞辱的文化符号去反制异性恋的霸

权的歧视与窥探。



在《花香》第一季的结局里， 学姐与丈夫坦白后被赶出家门， 准备要去认真面对学妹的时候迎来影片重要

的转折——学妹其实有男朋友。这段转折在观众中也引起很大争议，有些认为这种安排和学妹一开始为爱

情勇敢无畏的形象相矛盾， 也有观众觉得这个转折是神来一笔， 把本来浪漫理想的学妹设定拉回现实，令

学姐学妹和广大观众的处境及真实生活更贴近。

而追溯学妹这段转折的缘由， 是十五年前学姐一句“我们这样很恶心”。这句对白呼应了性小众群体在成长

阶段曾经面对羞辱（Shame）。异性恋社会文化面对同性关系的恐惧时，只能用羞辱的方式去抹煞同志爱

情的正当性，把它排除在秩序之外，  因此 Eve Kosofsky Sedgwick 在《 Affect and Queer

Performavitity》里也总结到， “羞辱”（Shame）， 便是建构酷儿主体情感和情绪的重要元素。

但这种“羞辱”在扰乱身份认同的同时，也在建构认同，他们互为彼此的基石亦互相解构， 这种被否定的羞

辱和产生认同有著复杂的动态的关系。正正是因为这种“羞辱”的情绪与激动贯彻个人，这种情绪才使得酷

儿的孤立经历得以区别于一般人的经验独立成形。继而地，Eve Kosofsky Sedgwick 进一步提出了对抗

异性恋霸权的一种策略——“羞辱转化 ”（Shame Transformation）作为 “酷儿操演 ”（Queer

Performavitity）的基础， 挪用生活里羞辱的文化符号去反制异性恋的霸权的歧视与窥探。

虽然学妹对身份的信心曾经被学姐的“羞辱”完全击溃， 但在影片的最终

学妹也以此对学姐的退缩作出了反击， 两人在最后明白了彼此心意，互相

相拥哭泣，并留下了第一季中最大的伏笔。

而在《花香》里，这句“羞辱”对于学妹来说确实带来激烈的情绪动荡及巨大的影响，而影片还没有进行到

可以建构酷儿身份的程度，主要是呈现了彻底被扰乱了的身份认同，因此学妹只能逃回异性恋主流的社会

框架里。虽然学妹对身份的信心曾经被学姐的“羞辱”完全击溃， 但在影片的最终学妹也以此对学姐的退缩

作出了反击， 两人在最后明白了彼此心意，互相相拥哭泣，并留下了第一季中最大的伏笔。我们或可期待

《花香》在第二季中能否转化这种“羞辱”，成为对抗异性恋污名化的利器。

如上文提到，在过去的华语影集里，大多数故事都是虐恋悲剧式结局。而能否摆脱这种苦恋结局的女同志

影集的命运，《花香》为第二季留了一个悬念。 但愿我们能在这部近10年来少数能带来热议的华语女同志

影集的最后结局中，能看到女同志一起生活的可能，填补华语区这些女同志故事影集里对未来想像的空

白。

（马齐Yura，社会学研究生毕业，专业百合控，业余性别及次文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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